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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以後，在微信朋友圈貼照片，主角
為兩棵樹，但沒有樹名，因為不知道那是
什麼樹。我主要詢問的是照片裡那條路的
名字，所以要突出的不是樹，是為樹留下
路的當地政府。在照片裡也顯得濕漉漉的
兩棵樹，一看便曉得拍照那日下雨。
下雨並非觀光旅遊好季節。可是熱帶人

往往忘記其他國家氣候不同，再深想想，
四季國家的友人對熱帶氣候同樣不熟稔。
四季國家的朋友打算到檳城觀光，最喜歡
提的問題：如果冬天去的話，是否比較
冷？用「冷」這個字，我們聽了偷偷笑，
在檳城找不到冷時節。一年365天，天天都
熱到冒汗，尤其中午時分，就算下雨後，
最多只能進入涼快狀態。一再強調我們
「四季皆夏，一雨成秋」。四季國家的朋
友也很堅持：那12月或1月，應該帶毛衣
了吧？不敢嘲笑，因為熱帶人到中國亦很
堅絕地不聽話。上網查氣溫，網上註明會
下雨，照樣不帶傘。熱帶陣雨時間不長，
甚至下一下馬上停，極少長命雨，加上熱
帶人對陽光的曝曬完全免疫，拎把陽傘在
路上行走的多是遊客。我一邊想，一邊對
着門外的雨皺眉。
早餐吃過了，午餐約會是11點，中間有

一個小時多。時光不為人停留，就算什麼
也不做，伸長雙腳望天看雲觀花瞧腳下，
光陰繼續向前走。外出旅遊的人分秒必
爭。早餐後寫一些這兩天的觀光記錄，然
後到前台詢問最靠近酒店的景點。
前台要我付15元押金，借我一把大雨

傘。很得意不必辛苦攜帶也不用刻意再去
買一把傘。這是個好酒店。回憶兩個月前
在漳州，也是沒傘，結果借了蔡老師車上
的傘，忘記歸還，只好收進行李箱，託運
帶回家。一把漳州的雨傘，搭上飛機，現
在住在千里外檳城家中，期待蔡老師9月檳
城之行能成行，讓雨傘得以物歸原主。蔡
老師是好朋友。拎着雨傘在雨中散步，路
上行人稀少，左瞧右望，近乎沒有，久久
出現一個，居然還牽着一隻狗，不怕雨的
狗走在主人前邊，這個畫面令人思考，為
什麼會有狗怕雨的傳言呢？路的兩邊栽種
許多花樹，惠州迷人的地方就是處處花和
樹，淋着雨水的花樹特別滋潤，空氣清新

乾淨，地上雖然都是水，卻很幽靜，本來
人聲喧囂的紛擾街道另有一種獨特氣質。
從我住的酒店大門出來往左拐，向前直

走到大路，就是西湖賓館。多次到福州住
當地的西湖賓館，老字號賓館的貼心周到
服務印象深刻。拎雨傘的手這時忙着從手
袋裡挖出手機，要把西湖賓館拍下來留
念。雨傘斜斜地用肩膀夾住，頭也歪歪地
鏡頭也歪了，拍好照片再看原景，這才看
見路上有兩棵大樹。然後我看見一輛車從
傳統的三洞門樓中間那個洞穿出來，洞上
邊的石匾鑲嵌着黑底金字的「元妙古
觀」，門樓上方橫披紅色布條黃色字寫
「推動文明敬香，建設生態宮觀」，兩邊
楹聯為「元虛生宇宙，妙竅觀天人」，一
對獅子在門樓兩旁看守。穿過門樓看見裡
邊寬闊的廣場上樹木葱蘢，有個亭子。走
進去一看，只認識兩棵高高的棕櫚樹，長
得像檳榔樹的瘦瘦高高的觀賞棕櫚。其它
樹種皆不相熟。亭子裡有幾個避雨的人在
聊天。

朝着硬山頂式山門，面闊五間，上邊蓋
着綠色筒瓦的古觀走去。大門右側立一頭
眼睛有紅點的獅子咧嘴張舌守着它背後的
「九紫」碑。想來當為「紫氣東來」之
意。畫中國畫的好處除了學畫畫，還多認
識中文和中華文化。看畫冊時發現「紫氣
東來」是畫家畫「紫藤」喜歡題的詞之
一，便上網查一下，原來「漢朝．劉向的
《列仙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
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
傳說老子過函谷關之前，關令尹喜見有紫
氣從東而來，知道將有聖人過關。果然老
子騎着青牛而來。舊時比喻吉祥的徵
兆。不曉得這附近是否種有紫藤花？再一
看山門左右的石柱上刻對聯「元來紫府開
唐代，妙有豐湖隔俗緣」。拍照時，連帶
把大門兩旁的楹聯「惠府三清境，豐湖眾
妙門」也一起拍攝帶回家欣賞。

跨過山門，面對「都天糾察」，我合上
雙手拜拜，這是進廟的禮貌。左右兩邊有
牌匾，右為「妙境天南」，左是「豐湖福
地」。後來才曉得蘇東坡謫貶惠州時，常
到元妙觀來與道士飲酒賦詩（道士可以喝
酒嗎？）一回進士許毅從廣州過來，與東

坡共遊暢敘後，東坡居士大為高興，寫下
「豐湖福地」四字惠贈，可惜現在這一方
是複製品，聽說原來的牌匾已失落。

燒香的人不多，愈下愈大的雨影響遊人
的觀光心情。拎着雨傘無論是觀景或拍照
很不方便，只好自我安慰，和元妙觀的緣
分就這樣吧。這樣也很好，對未來有所期
待，也許下次還有惠州行。上網查一下，
東晉年間，道教理論家葛洪在惠州羅浮山
修道煉丹，開創了嶺南的道教聖地。始建
於唐朝的元妙觀初名「朝元觀」，後來改
「開元觀」，到元貞二年改名玄妙觀，一
直到明代才改用「元妙觀」。元明兩代香
火鼎盛，光緒年間，全真派龍門正宗二十
一代玄裔鍾至章任主持，建立了龍門正宗
規範，道侶有百餘人，成為東南亞著名道
教聖地。
出了古觀，發現前面湖邊一棵巨樹，樹

的葉子和枝幹有一大半傾在湖水中，姿勢
非常漂亮，葉子不大，極多，嫩綠的葉子
之間結滿密密麻麻的紅色果實，長長的鬍
子垂到水中，想來我遇見傳說中會長鬍子
的榕樹了。雨水滴滴答答落在湖裡，湖水
像頑皮的小孩，反應敏捷地在湖中開出一
朵朵水花。綽約的湖光水影引人遐思。佇
在榕樹邊良久，轉回頭才看到不遠處的湖
中央竟有一叢田田荷葉，還有一支支挺立
在荷葉之間的荷花，是粉粉的紅色。聽說
惠州西湖的荷花季非常美麗，為什麼把假
的荷葉和荷花放在湖中央呢？心中不以為
然的我，走得愈靠近，仔細再看，荷葉和
荷花竟都是真的！
只因畫面太美麗，反而叫人不肯相信是

真實。往回走到西湖賓館門口時，再度為
眼前的鏡頭吃一個大驚。用手機拍了好幾
張同樣的照片：路中間竟然有兩棵樹。真
是不能置信，惠州政府為了這兩棵樹，把
一條路分開了。回家後我把照片貼在微信
朋友圈，希望惠州的朋友告訴我，這條路
的名字。結果微信圈的朋友回覆：就讓這
路名叫「讓樹路」吧。太有意思了！是
的，惠州有一條「讓樹路」。你來過惠州
嗎？你走過惠州的「讓樹路」了嗎？

路的真名，還有這兩棵讓路的樹，究竟
叫什麼名字，都已經不重要。

電子競技是打機！

陶然

昨日昨日
紀紀

潘國森

琴台琴台
客聚客聚

狸美美

網人網人
網事網事

過度旅遊
前不久在北京，正
值暑熱天氣，小狸親

眼目睹了一個大商場裡席地而坐了很
多人，恍若周日菲傭聚集的香港維
園。帶着好奇，小狸隨口詢問比鄰的
一位店家，他先是若無其事地說：
「都是住在附近的人，跑這乘涼來
了。」接着，他又很無奈甚至帶着一
股子狠勁兒說：「每年都這樣，他們
才不管影響不影響你生意呢。」
小狸隨口一問也就隨耳一聽，開始
也是若無其事的。但之後幾天與朋友
在什剎海「乘涼」時，卻情不自禁地
又想起了此事。那是在聞名遐邇的煙
袋斜街——這是一條自清末以來就很
有特色的迷人小街，其細長的街道好
似一支煙袋桿，東頭入口像煙袋嘴，
西頭入口折向南邊，通往銀錠橋，看
上去活像煙袋鍋。那天，小狸在這條
僅長二百多米的、本該迷人的小街上
被擠成了照片。
完全沒有記憶中閒適的溜溜躂躂，
在全神貫注地騰挪躲閃之後，小狸帶
着一身臭汗好不容易才擠了出去。終
於站上著名的銀錠橋，本想文雅地來
一波燕京小八景中的「銀錠觀山」，
但腳下的「風景」卻毫不留情地搶戲
了，近如聲名遠播的「烤肉季」前，
遠如荷花市場那廂，全是乘涼人也。
不，仔細一瞧，全是旅遊人也。因為
那一面又一面的導遊小旗，雖無風而
起「浪」；此時的什剎海正是「小旗
浪花」裡不由自主的一片碧波蕩漾。
對於被戴着各色同款棒球帽的旅行
團、高分貝方言、胡同遊三輪車、酒

吧、噪音、垃圾以及更貴的物價填滿
的什剎海，遊客們應該還是滿意的
吧，因為這酷日炎炎的每一天，他們
都沒見少過。但對於北京人來說，此
情此景卻着實大煞風景。「眼暈！忒
躁！咱小時候開着荷花、擺着柳條、
安安靜靜的什剎海呢？」朋友在怒氣
沖沖地懷舊，小狸忽然又想起了那些
在大商場裡乘涼的北京人，他們固然
沒有「侵擾」什剎海，但他們過度的
「商場乘涼遊」對於那相鄰的小小店
家，其實和今天的銀錠橋旁並沒有什
麼差別。
凡事皆有度，過度皆不當。「乘
涼」如是，旅遊亦如是。其實「過度
旅遊」在最近幾年已經愈來愈引起全
球各地的注意。比如2017年時，西班
牙巴塞羅那共接待了三千萬人次的遊
客，而當地人口只有一百六十二萬。
而像巴塞羅那這樣的旅遊勝地如今遍
佈了全世界。過度飽和的旅遊讓地區
差異性消失，全城都是旅遊商店、民
宿、貴價商品等等，嚴重影響了當地
人原本的生活方式、社會福利、服務
等等。而近些年興起的旅遊趨勢之一
「向當地人一樣生活」簡直更像當地
人的噩夢——起碼當地的房屋租賃市
場會被攪得一團亂。以至於，如荷蘭
的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已經採取階段性
「禁止短期租房」了。
旅行是全天下最美好的事情之一，

熱愛旅行沒有任何錯誤，但如何讓旅
遊業可持續發展卻是一個值得深思的
嚴肅課題。詩和遠方不僅要走過去，
更要讓它永遠健康友善地在那裡。

聽說今年亞洲運動
會添加了「電子競

技」（eSports或electronic sports）作
為示範項目，二零二二年還會成為正
式項目，為之啞然失笑！又聽說有香
港社會賢達提到發展電子競技產業云
云。絕大部分電子遊戲、「電玩」或
美其名的「電競」，不就是過去大家
都理解為對年輕人和兒童有極高潛在
害處的「打機」嗎？怎麼忽然在改了
名之後，竟然可以壞事變為好事？
若是在商言商，大力推動「打機」
這一門消費活動，對於商家和投資者
顯然有利可圖；但是將電子競技當為
一種健康的文娛消閒活動，又顯然對
消費者有害！打機的禍害還用說嗎？
打機又何嘗是我們主流社會理解的一
種「運動」（Sport）？香港人經常戲稱
打麻將為手部運動，雖則搓麻將可能
對延緩多種高齡人士慢性病有好處，
但是當為運動，還是有點兒那個。
學生沉迷打機的光怪陸離故事，我
們還見識得少嗎？年輕人連續多日不
眠不休，在網吧忘我打機，然後忽然
猝死，是最嚴重的。還有因過度打機
而令到小孩與家長反目，甚至出現暴
力傷人事件。至於長期打機導致手部
肌腱毛病、骨骼病、肌肉病、心肺
病、癡肥等等，再加變成沒有社交的
宅男，更是較為隱蔽的社會問題。
吃電競產業這行飯的商家當然會反
駁說，電競（實情是打機）也可以讓
「運動員」畫出彩虹，然後他們可以
舉某某著名電競玩家的高昂收入為
例。不過這顯然是假象，「電競運動
員」不似真正的運動員，當中少數人
一時的高薪，無疑只是背後商家樂意
支付的廣告費！

「電競」的毛病何在？第一，有電
腦程式在幕後操縱，「運動員」只是
應對電腦運算結果在熒光屏上顯示的
影音效果，再在虛擬的世界入面動手
動腳。所以成敗規矩都由程式決定！
第二，是新的遊戲層出不窮，對「運
動員」的要求沒有劃一標準。第三，
是背後的商業利益，今年亞運會選用
的幾種「電競」，必然為開發相關軟
硬件的企業帶來可觀收入。
真正有意義並可以跨時代比較的運

動都是最簡單的。例如一百公尺跑
步，雖然紀錄不斷刷新，但是今天短
跑運動員做的，跟他們父輩、祖父
輩、曾祖父輩沒有兩樣。但是「打
機」就不一樣。數十年前瘋魔全世界
的「食鬼」（Pac-Man）或「俄羅斯
方塊」（Tetris），已經因為軟硬件的
不斷演化而更新了許多代，由早期平
面單調的影音效果，到現在已經有彩
色立體的視聽感受。
「電競」對運動員有什麼好處？一

般要求主要是手部和眼睛協調，除了
「跳舞機」、「打鼓機」有多些肢體
運動之外，都是長時間坐着「打
機」。常規運動的從業員，如足球
員、籃球員等等都可以支取天文數字
的薪水和其他廣告收入。全世界有無
數年輕人立志做職業運動員，年輕人
參與足球、籃球等熱門運動，即使不
能名成利就，打球時的身心鍛煉，仍
然對當事人有益。
至於所謂「電競」，則幕後人為操

縱成分太高，絕大部分「電子遊戲」
的生命周期又太短，根本沒有成為正
式運動的資格！希望國際奧委會臨崖
勒馬、回頭是岸，不要讓運動會淪為
電競商漁利的工具。

人是要有夢的，人活着要有夢想來支撐。有一句
話說得好：人生如果沒夢想，跟鹹魚有什麼區

別呢？我們小區裡有一個女人，她寫得一手好字。我經常見她
忙碌的身影，不是提着滿滿一布袋菜，從菜市場歸來，就是彎
腰晾曬一陽台衣服，那身影總是匆忙的。她四十剛萌芽，下崗
在家，寫得一手好字，在家辦了個書法班，周末、假期開課。
我帶侄子去練書法，她的家住在一棟樓的西首，客廳寬敞，

她微笑招呼我們，她教學生一絲不苟，字寫得好的，她用紅筆
圈起，孩子們比着誰得的圓圈多，寫得很認真。
而她每天必買份報紙，仔細閱讀每一篇，她長得雖不多好

看，但氣質凜然，分外有一種薄涼之感，衣服穿在別人身上只
是衣服，而穿在她身上卻賦予了靈魂，如她的字體般骨骼清
奇。我介紹同事的孩子，去她那兒練習書法。一個雨天的黃
昏，她來我家，提來兩個大的柚子，額前的髮絲被雨水打得有
些凌亂，我請她坐下，她表情透着感激和拘謹說要謝謝我，話
語裡透着誠意。她說感謝我宣傳她的書法班，我一笑置之。
我們閒談着，她突然問我：不惑之年的男人，能否改變他的

想法？我想這是她蜜蜂般為家操勞的關鍵。我淡淡地說，人很
難改變，這年齡的男人是煮熟的蛋。我與她相對坐着嗑着瓜
子，卻分明感覺到她內心的黯然。她同我微笑道別，空氣裡似
乎殘留着一絲苦澀。一日在街頭遇到她，她在幫別人推銷服
裝，她說女兒考上了重點高中，費用大，周末授完課，沒事就
找點零活做，還可學習別人的經營之道，將來開一家服裝
店……我想起一句服裝的廣告語：最美的夢想才是最美的衣裳。
張愛玲曾言：女人不停地向前奔跑，所遇到的，仍然不過是
男人。好的婚姻，無非是要成就各自的人生，她一個夢破碎，另一個
夢卻在開啟，現實生活的艱苦，像一綑粗糙的繩子，緊緊地綑住她
像綑住天使，她卻從繩索中飛出來，輕輕落在地上，唱她應該
唱的歌。我喜歡這樣有夢的女人，有夢的人生是美麗的。

有夢的女人
孫荔

大地大地
遊走遊走

一年四季，春夏
秋冬，氣候都不

同。華人都會仔細根據中國傳統的
二十四節氣所顯示而過生活。不久
以前大暑剛過，今年高溫籠罩全
球，令人實在喘不過氣來，中暑中
招的人也不少，大家都盼望炎炎夏
日速速過去，渴望秋天快些到來。
大暑過去不久，迎來了立秋，也

即是說秋天已經開始了。殊不知，
今年立秋當日高溫熱浪襲全國各
地，甚至全球。據報道，有些地方
高達攝氏40度以上，令人震驚非
常。說來也應驗，中國民間有句俗
語「一雨成秋」。上周四，香港掛
起一號風球，風並不大，然而連夜
雷雨交加直到周五。不過，民間又
有另一句說話「秋老虎」，去提醒
人們要注意秋天天氣變幻無常，炎
熱的天氣未完全過去，偶然會出現
反常天氣，「秋老虎」也會令人吃
不消，提醒各位要注意。尤其是在
戶外工作和活動的朋友，留意多喝
水，多飲湯，要保持心境開朗，身
心愉快，免發生突發的心臟疾病。
最近本港有藝員在炎熱的晚上踢足
球，驟然昏迷，要送往醫院搶救。
執筆之時，仍在暑假中，不少家

長計劃攜同寶貝子女往外地旅遊度

假。從媒體報道得知，港人熱門的
旅遊地點如日本、印尼以及歐洲多
國等地，最近都曾發生天災，所以
大家在選擇旅遊地點，在當地旅遊
時，切記要注意人身安全。
其實八月份的環球金融市場，都

在吹不定向風。就現實而言，全球
資金多往美國走，美匯強，美國股
市仍在高處，投資者似乎也不感到
「高處不勝寒」。事實美國掌舵人
多為鷹派，揚言美國經濟走好，就
業率高，加息意願仍然不變。如此
看來，目前這陣子似乎美國經濟仍
向好。好大話的特朗普，繼續在世
界各地挑起軍事、經濟等方面的矛
盾，令世界佈滿戰火，然而「是否壞
人當道呢？」天在看。最終結果會如何
收場，有待時間證明。
八月份的香港，好友投資者都因

七月港股大跌而憧憬八月能大翻
身。果然，中央在如此複雜多變的
形勢，以維穩為治國理念，從「穩
中求變，變中求進」，當然是最希望我
國走和平發展之路，風雨無阻，創
造美好生活，讓老百姓能幸福滿滿。中
國人民絕不讓人看扁，我們一定要
軍民團結，上下一心，全力以赴，
創新科技，發展好「中國製造」。
振興中華，以圓我們心中的夢。

風雨無阻 共創美好

音樂人盧凱彤墮樓
亡，令人惋惜哀痛，

她被躁鬱症徹底吞噬了，只能安慰說
如今在天上的她毋須再受精神病的折
磨了！
我對盧凱彤不熟悉，早前有朋友給
我看一篇訪問她的專稿問我意見。這
稿子很長，是我首次接觸盧凱彤，她
很坦白地說個人的成長和心路歷程，
很誠懇地剖白自己的內心感受，勇敢
地細述童年受虐，如何和遺傳的抑鬱
和躁鬱病對抗，狠狠地倒下，堅強地
爬起，一次又一次。可怕的病魔不留
情地攻擊她，使她遍體鱗傷，但她沒
有氣餒，咬着牙關活下去。她以繪畫
去解開心裡的荊棘，讓陽光透進身
內。找到真愛讓她重拾希望，傷口得
以撫平。這訪問令我深深感動，這樣
年輕，這般才華，卻面對艱苦的人
生，苦痛像潮水般湧來退去又湧上，
在水退之時難得她仍能保持正能量，
勉力支持下去……稿件還未刊登噩耗
傳來，她當時一定被痛苦折磨得難以
承受……上天為何要對一個這樣努力
活着的人摧殘至此？
心酸，帶着無奈，想起身邊有幾位

同樣患上抑鬱症的朋友，他們的痛不
是肉體肌傷骨折內臟出血，而是精神
上的苦楚，旁人看不到難以言喻的心
理惶恐及紊亂。世界衛生組織一項聯
合研究顯示，抑鬱症已經成為全球疾
病負擔的第二大病。引起抑鬱症的因
素包括：遺傳、體質、中樞神經介質
功能及代謝異常、精神等因素。香港
精神科醫生黃以謙在其著作中稱：腦
內的血清素（Serotonin）和去甲腎上
腺素（Noradrenaline）影響情緒，含
量有改變情緒亦易失控。台灣精神科
醫師陸汝斌認為有些元素的改變會傷
害腦細胞，且不能再生。但至今專家
也未確定是哪些元素受影響和如何取
得平衡。
但願有天科學家能找到有效的抗抑

鬱藥，讓患者重拾歡樂，生活回復正
軌。對患病的朋友，我們只能默默地
關心和支持，
讓愛去療傷。

躁鬱症吞噬了的生命
余似心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認識舒婷很久了，應該是上
世紀七十年代末吧，那時她還

未成名，開始寫詩。起初是廈門詩人黃碧沛把
她介紹給詩人蔡其矯，蔡其矯很欣賞，介紹許
多著名詩篇給她參考。那時蔡其矯也把她介紹
給我認識，因為她以蔡老師學生自居，而我也
是。於是她稱我「師兄」，我稱她「師妹」，
並沒有正式拜過師。
後來發生朦朧詩大辯論事件，舒婷漸漸獲得

公認，地位也確立了，和北島成為朦朧詩的代
表人物。如今文壇，有誰不知道舒婷！
後來她名聲愈來愈大，但情誼依舊。那時每

隔幾年總會在不同的會議場所碰到，或者是私
下見面。她到過我家，我也去過她鼓浪嶼的
家，並且在她那老屋喝茶聊天，記得那次她還
送我《舒婷的詩》，似乎是一九九四年的事情。
由於蔡老師的子女不近文學，有一度她建議

我和她一起，收集他有關資料，為將來寫評傳
之類合作。那是在九十年代的事情了，蔡其矯
遠尚未謝世。但後來似乎大家不再提了，可能
是因為在他生前，王炳根《少女萬歲：詩人蔡
其矯》已經問世，在他身後，王永誌《蔡其矯

詩壇西西弗》也出版了。
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全
國代表大會上，我們都見了面，而且一起吃
飯。只是，最近一次，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上，約過見面，可是約定的那天晚上，他們主
席團委員要開重要會議，只好作罷。第二天上
午，開全體會議，在會場上匆匆見到，合照
了，她要上主席台就座，也就匆匆而別了。
那時，我的長篇小說《一樣的天空》出版，
一九九七年底，她寫了一篇評論《不一樣的天
空》文中提到：「二十年前，初次見到陶然的
不是我，而是我未嫁前的那隻老藤椅。他好容
易來到了鼓浪嶼，我卻去了河北，擦肩而過跌
足不及。這以後，三五年見一面罷，大多是我
過境香港，有次還在他家叨擾了一星期。」
前幾年，北島組織的國際詩人朗誦會在香港

舉行，我去酒店捧場，突然迎面碰到舒婷，我
一愣，因為事前不知情，舒婷笑道，你不認識
了？我剛才還跟人說，你是我師兄呢！
前幾年，舒婷應邀成為香港大學駐校作家，

其間，應北島之邀，我和舒婷去馬鞍山他家作
客，並一起在他家吃了他太太做的豐盛晚餐，

並照了一張合影。之後送她回香港大學為她安
排的在西環的酒店。
舒婷反應極速，聰敏過人。我跟她相處，感
到她待人溫厚頗講義氣。蔡其矯大去，我分別
電告北島和舒婷，當她聽到叫道怎麼可能？他
還要回福建治病呢！後來在北京舉行追悼會，
她還專程從廈門飛去，到靈堂前弔唁。她和陳
仲義所獻的花牌上寫着：「蔡其矯老師我們永
遠懷念您」。我想起，當年舒婷還在燈泡廠當
女工，曾應蔡老師之邀，赴北京和北島相見，
從此促成了朦朧詩代表性人物的純真友情。
記得有一回，好像是九十年代初吧，她曾邀
我去晉江參加元宵燈會，但那時我身不由己，
沒去成。一九九九年，中國世界華文文學研討
會在泉州舉行，舒婷邀我參加在廈門的筆會。
會後，還去鼓浪嶼玩了一會。我還記得，廈門
的青菜真好吃。去年，晉江舉辦「文化名家晉
江行」活動，主旨是「蔡其矯詩歌研究會」成
立的掛牌儀式。我本以為必定可以見到舒婷，
早餐時碰見陳仲義，問起，他說，舒婷另有重
要活動，不能來了。是啊，她很多場合都需要
去，分身不暇呀。但她還是她，不改初衷。

師妹舒婷

惠州「讓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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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凱彤一
直努力地活
着，可惜難
敵躁鬱症。


